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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道行高尚说沃姓（1）
据《风俗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和《尚

友录》记载，沃姓源出子姓，商朝第六世帝王
沃丁的后人以祖名为氏，称沃氏，沃氏后人
奉沃丁为得姓始祖。此为沃姓的一源。

另外，据《姓氏考略》载，周代宋国国君
微子启之后沃有被封于沃州者，以沃州（今
地不详）地名为姓。此为沃姓和第二来源。

此外，沃姓还有其他来源。
商王沃丁亦称羌丁，子姓，名绚。《史记》

记载：“太宗崩，子沃丁立。”都亳（今商丘）。
沃丁尊老敬圣，仍以伊尹为相。伊尹是商朝
开国功臣，做了从商汤到沃丁五代帝王的丞
相，为商朝立下了盖世之功。沃丁对伊尹等
老臣十分尊敬。在伊尹一百岁的时候，沃丁
下令专门为伊尹修建“保衡祠”，表彰伊尹的
功德。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沃丁八
年，伊尹卒……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伊尹于
南亳，祀以大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
焉。”大牢又称太牢，是当时最高的祭祀礼
仪。

沃丁的父亲太甲年轻时不听伊尹教诲，
犯的错误不但是太甲的深刻教训，而且被沃
丁视为前车之鉴。咎单是商汤时期的大司
空，和伊尹一样是商朝老臣、贤臣。沃丁深

刻认识到伊尹等老前辈是商朝的创业者，是
商朝宝贵的财富。因此，伊尹逝世后，沃丁
便以咎单为宰相。咎单辅佐朝政，仍然采取
伊尹节用宽民等一系政策，笃行商汤之法。
那时的“相”还兼有帝师的使命，所以咎单作
了《沃丁》，用伊尹的事迹训诫沃丁，让沃丁
发扬祖制，以德治商。沃丁在咎单辅佐下，
继续执行先王制定的治国方针，以仁德治理
天下，以法律约束犯罪，四海臣服，百姓安
定，社会秩序良好。沃丁的子孙中就有以沃
字为姓者，称沃氏。

源于商丘的沃姓经过历史上的沧桑巨
变，多次播迁。如今，沃姓分布仍然较广，安
徽省、浙江省、河南省、上海市、北京市、山东
省、江苏省、江西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
省等地都有沃姓分布。大约在清末和民国
时期，沃姓有到国外创业者，如今美国等地
均有沃氏族人。他们在创业的同时，也把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国外。
沃姓继承其祖先的传统，是一个重道德

的姓氏。这在史书记载的沃姓名人中有突
出显示。

明朝时沃頖（pàn），明成化二年（1466
年）进士，先奉命整顿福建驻军事务，后任江
西监察御史。任职期间，严惩贪官污吏，弹
劾苛政毒民者，让贪官们既震恐又忌恨。沃
頖在一次弹劾贪官——江西吉安知府时反
遭陷害，被左迁内乡（今属河南南阳地区）知
县。《内乡志》记载，在其任内乡知县期间，

“兴利除弊，禁奸保良，扩建黉学，重修明伦
堂”。内乡县和湖北郧阳接壤，郧阳县的土
豪霸占内乡田地，沃頖将土豪伏法，把被霸
占的田地如数归还原主，使受害的百姓不
再流离失所。到秋天，沃頖叫百姓拿出多
余的粮食以作备荒之用，不到三年，储积了
粮食十多万石。沃頖广积粮、办学校、开银

矿……兴建内乡县衙是其中一件。他见百
年沧桑的旧县衙“东倾西陨、不蔽风雨、壁空
户倒”，于成化十五年（1479）八月决定重建
县衙。沃頖基于“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
官非署不立”之识，在成化十五年八月开工
重建县衙。在重建内乡县衙的整个过程中，
沃頖既不“苟偷自妄”，也不“剥民脂膏”，“不
需于官，不科于民，市材石，属匠役……”“市
材石”指建县衙所需石料都是从市场上所
买，由此所知其他所需物料更是出款购之；

“属匠役”指衙门里的官属也同平民匠役一
样为建县衙而出力流汗。可见修建县衙采
用的是出财于官，取力役于民的做法。历时
一年零两个月，内乡县衙建成，“规模宽广壮
丽，大胜于前矣！”吏部侍郎黎淳因公巡至内
乡，特撰写《重修内乡县治记》，称赞沃頖修
建县衙：“是一举而三善备，当临时政之初，
民事方殷而治之有暇，非才乎？处暂居之地
而为之悠久之谋，不苟且，不粗略，非忠乎？
事辑而一毫不伤于民，非爱乎？”

三年后，因他治理内乡有方，政绩卓著，
擢升荆州知府。明弘治三年（1490）其父去
世，回家守丧。从此不再做官，在柴桥乡里
做了很多建桥筑路的善事。于明正德七年
（1512）谢世，享年 79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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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森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老师是这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芳香。
尊师重教是永远的美德。你的记忆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位老师，每每忆起，依旧让你
热泪盈眶；或许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回忆起来，依然让你肃然起敬，严厉、关爱、包容
仿佛如在昨天；抑或还有这样一位老师，对你一生影响最大，让你终生难忘……教师
节到了，让我们一起感念师恩，为恩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吧！

金秋九月忆恩师

师恩重如山

■宋千寻（黑龙江）

我只读过小学六年，教我的老师就
两个，语文和数学老师，那个年代，一
个老师带好几个班，而且教好几个科
目，我们班的两个老师，理所当然地负
担起全班语文、数学、历史、思想品德、
自然、生物等。若说六年之中除了教书
授课之外，对我一生起到决定性的老
师，莫过于语文老师温秀文，他对读书
的热爱，对知识的崇拜，激发起我幼小
的世界对书籍的渴望，一直延续这么多
年，嗜书如命，渴读上进。

温老师是十八岁接他父亲的班留
在村学校的，温老师的父亲是为了救一
个落水的学生去世的，乡里就特批了名
额给当时还是个高中生的温老师。他
放下学业回了村里，一边照顾母亲，一
边在村里教课。

后来日子好了一点，温老师在大家
的张罗下娶了一个媳妇，瘫痪在床的母
亲什么都忙活不了，大家就你家一盆
米，我家一块被面，为他操办了婚事。
温老师在结婚那天，摘下眼镜，深深地
给乡亲们鞠躬，眼泪噼里啪啦下来了。
从此他放弃了再去考大学离开这儿的
想法，踏踏实实留在村里，一教课就是
将近四十年。其中有好多次机会可以
离开村学校去县里教课，可是他始终没
有离开。有一次我问温老师为什么不
去城里的学校，听说县里重点校要调温
老师去做语文组主任，可是温老师没答
应。温老师说，国家给我评了高级职
称，涨了工资，因为在教育上作出了突
出贡献，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我有现
在的好日子是咱们淳朴的村民成全我
的，没有他们当初无私的帮助，就没有
我的今天。孩子，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你
站多高，而是你在攀高的时候是谁在给
你扶着梯子。你只有知道了这层意义，
才会明白成功的含义。年轻的时候总
以为成功是一个人的事情，年老了才知
道，成功其实是很多人在托着你，我就
是想回报这些曾经扶着、托着我的人与
这片深情的土地。我当时就觉得老师
说的这些好深奥，却又好有哲理。老师
摸着我的头说，读书吧，孩子，读书才
会让你有崇高的思想，和别人不一样的

想法，你的人生才会在本质上发生改
变，到达别人到不了的地方。

我记住了老师这句语重心长的嘱
咐，从此，我钻进书海里，哪怕离开了
学校，也一直在读书，后来还豁然开
朗，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才觉得这一
切归根于老师当年的那一个不经意的
举动，开启了我光明的世界。

我恩重如山的老师，教会我的是读
书，也是做人。

可敬的李老师

■董会英（柘城）

在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总会遇到
某些人，他们亦师亦友，他们的行为会
潜移默化地震撼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
的信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也想和大家
说一说我可敬的李老师。李老师是我
初中的体育老师，记得那时候李老师也
是刚师范毕业，阳光自信的微笑，朝气
蓬勃的身影，在操场上感染着每一位学
生。那时候我就想，以后长大了走上工
作岗位，无论是苦是甜，我也要微笑着
抬起头勇敢地去面对。

光阴似箭，一晃我在教师的岗位上
也坚守了 18年，一次人事调整，李老师
竟然调来我们学校当了校长。随着打
工潮的涌起，乡村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家庭条件好的，为了弥补对孩子疏于陪
伴的亏欠，就花高价送孩子去城里私立
学校寄宿，学生每学期都在逐渐减少，
在这个时候李老师竟然同意来接管学
校，这不仅是对他人格的肯定，无形中
又给了我们信心。从名义上李老师一
跃成为李校长，可在校园里，清晨满校
园的落叶总是由他第一个打扫起。下
雨天他总是第一个为孩子们清理校园
小路的积水，花丛中的杂草还没来得及
长高，李校长不顾露水或骄阳已经在花
丛中弯下了腰。中午放学，老师离家都
很远，所以午间就在学校自己做饭，为
了让老师们午间能多一会儿休息的时
间，李校长都是在放学前为老师们用树
枝叶燃起火，烧起地锅……

李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还
教我学做人，教给我信仰，教给我要怀
有一颗爱生如子的心。

我的党校老师张胜利

■晓船歌（陕西）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曾离岗在
市委党校进修了一年。那一年，是我在
写作上成绩最显著的一年，也是我交朋
友最多的一年。之所以这样，与一个叫
张胜利的老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张老师是教授我们哲学课的。第
一堂课，他就把我“广告”了。他说：

“我们班上有一个挺能写的，经常在报
纸上发表文章。前不久我还收藏了他
的一篇《雌雄银杏树》呢。”

这篇文章是写我家乡两棵古银杏
树的，全文只有几百字，先是在《陕西
人口报》副刊发表，后来又发表在《安
康日报》副刊上。这么小的一篇文章，
都能被老师注意到，让我顿时有了千里
马遇到伯乐的感觉了。

不过，那时班上的同学对他的印象
并不是很好，我也一样。我们大都觉得
他太自我欣赏，太傲气，目中无人。他
走路虽不挺胸，却大都目不斜视，节奏
铿锵有力，遇同学打招呼，他也仅是哼
哧一声而已，一副不屑的样子。有时候
仔细一想，又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矛盾的
人，说他傲气吧，有时候又觉得很亲
切，我记得他曾三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
室里，谈一些与写作、与文学有关的话
题。其实，那时候，也就是胡乱写写而
已，虽然到处发表，却都是十分肤浅的
玩艺儿。而张老师，却是满腹经纶，装
了一肚子学问的人，虽然发表文章不
多，却都有坚实的东西在里面，绝非我
辈无病呻吟泛泛之作可比。就我这般，
他都能当作朋友以礼相待，还能说他傲
气吗？

前不久，我给他送刚出版的新书，
请他指正。因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便
先打了电话，他说他就住在某某巷子
里，马上下楼接我。当我把车开到那个
巷子，他果然在那里等着我。虽然二十
多年未见，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当然苍老了许多，毕竟七十多岁的人
了，可话音依然爽朗，步态依然矫健。
在老师家里，他为我沏了浓茶，便直入
话题，谈我的文集，如实指出存在的不
足；也谈时下文坛种种现象，话语中充
满了希望，同时也对当下文坛不良风气
充满了忧虑。

他还让我参观了他的书房，可谓大
开眼界。他藏书非常多，尤其是本土作
家的书，他几乎一网打尽，应有尽有。
由此可见，他老人家对地方文化事业是
何等的关注！

告别之时，他又回赠了我八本本土
作家的著作，其中有几本很有份量，非
常值得收藏。

怀念笑容明媚的马老师

■张 翼（西安）

教师节前一周，我又想起了我的初三
语文老师，一个已经不在人间将近 8年的
回族小伙马剑。

他那时也就 20岁出头，高个子，年纪
轻轻却有了虽经时时修剪依然隐约可见
的络腮胡，走路时，腰总是挺得很直，脸
上常常带着微笑。我坐在教室第一排，
因而能够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笑从右嘴
角开始，慢慢向右半边脸，到整个面部一
点一点荡漾开去，直到最后，眉头都舒展
开来。当看到我们在晚自习之后还在点
着煤油灯读书，或者面对一场雪仗之后
教室里黑板上斑斑“血迹”，老师就用这
样的笑来奖励或是惩罚我们。

马老师讲起课来，也如同他的微笑一
样，将那些字句，那些篇章架构，那些人
情物态，一点一点播散开去。他习惯用
黑板底缝里或是掉在讲台上的半截粉
笔，在黑板上写字，直到粉笔短到无法拿
捏。讲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老师提
前布置我们背诵精彩的段落，然后像讲
评书一样再现故事场景；讲到《白毛女》，
老师请全班同学公开推举杨白劳、穆仁
智等人物进行排演。

乡村中学，没有一件电教器材，马剑
老师却把语文课堂变成了我们苦涩的初
中生活里最可期许的乐园。那时，我们
往往会在上课之前为回答问题争得不可
开交，铃声一响，都在心底里较劲，只等
着老师说那一句：“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初三后半学期，马老师经常会自己刻
写油印一些测试题。老式的手推油印机
旁，老师用蘸满印油的油墨棒在刻好的蜡
纸上稳稳地一推，一页试卷就印好了。我
去揭过那一页页刚印好的试卷，两个班
130多张试卷，我们就这样一页页印完。

马老师喜欢吃火炉上烤到焦黄的馒
头片。烤出来的那种发酵充分的麦粉的
味道在他不足 25平方米的房子里弥散。
我就在这样的香气氤氲中，由他带我进到
同样有着清新诱人滋味的文字世界里。

8年前的除夕夜，他在拾掇屋顶上的
电视转播器时，梯子打滑，他后脑勺冲
下，摔在水泥地上，从此再未醒来。

马老师，是我初三时的语文老师，我
很想他。


